民不堪命






吳結明

舊約《箴言篇》教導當權者：「君王最厭惡的是作惡，因為王位賴正義而立。」(箴16:12)「清察事實，是君王的光榮。」(箴25:2)作為一位成功的領袖，首要條件是正義，他不榨取民脂民膏，以民為本，民胞物與。民不聊生的社會，她的領袖必不是賢君，他的政權岌岌可危。古以色列國的君王勒哈貝罕便是一例，他不但拒絕雅洛貝罕和人民的要求：減輕他們苦役和取消苛捐政策，更聽信讒言變本加厲的加重人民的重軛(列上12:1-15；編下10:1-14)，這成為以色列國分裂為二的主要因素。

叔默爾的第一代拉加士(Lagash)皇朝的第五位君王烏魯加基納(Urukagina)並不是像以色列昏君勒哈貝罕那樣糊塗，惡貫滿盈(德47:27-28, 29)，他了解民生疾苦，體恤窮苦百姓受盡官吏欺凌。他做到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為社會帶來正義，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烏魯加基納的明政事蹟被叔默爾歷史學家紀錄在三個圓柱型的泥板和一塊橢圓石板上。筆者現意譯他的德政與讀者分享。

在烏魯加基納尚未就任依沙古(Ishakku，筆者按依沙古指城邦統治者)時，拉加士城人民的苦況：

船夫督察官(從船夫手中)沒收船隻，家畜督察官(從畜牧者手中)奪取大小家畜，漁業督察官(從漁夫手中)把魚穫據為己有。當拉加士的市民帶著羊隻前往統治者衙門剪取羊毛，如果羊毛是白色的，他需要支付5個協刻耳(Shekel)作為稅項。若人要休他的妻子，他分別需要支付依沙古5個協刻耳，他的高官助手1個協耳作為稅項。如果香水商製造香油，他分別需要支付依沙古5個協刻耳，他的高官1個協刻耳，統治者的管家1個協刻耳作為稅項。至於廟宇和它的土地財物，依沙古視作自己的財產。他霸佔僧侶的驢子、牛隻和他們大部份的穀物。甚至有人說：「眾神祇的牛隻要為依沙古的洋蔥田耕犁；他的洋蔥和黃瓜地位於眾神明的最佳田地裏。」

就連死者也不能倖免被徵收「稅款」。當家屬把死者的遺體送往墳場準備舉行葬禮時，一群官員和寄生蟲趁這個機會做他們的「生意」。他們乘機「竊去」死者家庭大量大麥、麵包、酒和傢俱。歷史家尖刻地描寫他們為「徵稅官」！無怪乎統治者的宮邸變得非常富足和豐裕。叔默爾歷史家說依沙古的宮邸和他的田地、依沙古後宮妻妾和她們的田地、宮邸的育嬰所和育嬰所的田地日益增多，他們的房屋和土地連成一片。

烏魯加基納成了依沙古時的社會改革狀況：

在拉加士政治和社會日益糟糕時，出現了一位敬畏神明新的統治者(依沙古)來打擊貪官污吏。他的名字叫烏魯加基納。他來是回復正義，讓長期受苦的人民得到自由。他撤除船夫督察官、家畜督察官和漁業督察官的職位，他豁免收取白羊剪毛稅，並罷免這個稅務官職。當人休棄妻子時，依沙古和他的官員不可索取任何稅收。若香水商製造香油，依沙古、他的官員和宮邸的管家不可向他收取分文。當死者家屬為死者在墳場舉行葬禮時，相關官員不能索取死者物品像往時一樣，只能收取以往的一半。廟宇的財物高度受到尊重。歷史家描寫這裏沒有了「徵稅官」。烏魯加基納為拉加士人民建立了自由。

烏魯加基納除去到處存在的稅務官和寄生蟲，這只是他部份的政績。他也制止了社會的不正義和打壓富人向窮人的剝削。

烏魯加基納也清剿了「高利貸」、盜賊和謀殺犯。比方：「沒有人能在窮人的魚池偷去魚兒。」沒有富有官員膽敢走進窮人的母親的花園中，像以往一樣隨意採摘樹上的果子，據為己有。

烏魯加基納與拉加士神祇連基叔(Ningirsu)訂立盟約，他不能准許孤兒寡婦成為「大男人」的犧牲品。

世上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領袖是烏魯加基納，為人民謀求幸福，解決民生疾苦。但是很多時卻出現了剛愎自用，傲視一切，自以為是，好勇鬥狠，漠視民間疾苦的勒哈貝罕，帶給人民傷痕累累度日如年的淒涼悲痛生活。

其實「勒哈貝罕」這樣的領袖只是現世短暫的領袖，人類永恆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穌，他是全世界君王領袖的典範：耶穌不但親民，愛人如己，並把天父的大愛啟示給人類。君王耶穌解除民間疾苦，深知他的子民的需要，瞭解誰要他的幫助(見路5:27-32等)。他一視同仁善待所有的人(路6:33, 35)，以君王的身分服侍他的子民，並作他們的僕役(路12:37；谷9:35；若13:4-5)。良善心謙的君王紓尊降貴迎接勞苦和負重擔的百姓，表明他的軛是柔和的，擔子是輕鬆的(瑪11:28-30)。耶穌並不以君王自居，他與普羅百姓一樣遵守法律，繳納殿稅，並不是因著自己君王的地位而妄顧法紀(瑪17:24-27)，他對待員工一視同仁(瑪20:1-16)，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他的子民(見路15:3-7)，並把平安送給他的國民(若14:27; 20:22, 26)。

耶穌憂我們的憂，樂我們的樂，解除我們的愁困，他與我們朝夕相處，陪著我們走往天主的永恆天國。這才是我們所擁戴的君王。勒哈貝罕不得民心，烏魯加基納得民心，耶穌基督與我們心連心！

「君王的恩澤，有如春雲時雨。」(箴16:15b)

